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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医院，我隐约听到了

大致的过程。早晨有人听到救
命声，跑来一看，一个黑衣人夺
路而逃，而怡倒在血泊之中，胸
口有几个窟窿，还插着一把明
晃晃的尖刀。怡一手抓住刀，另
一手还拿着妈妈的相片框子，
那玻璃上已溅满了鲜血。有人

打了120，待救护车来到后，怡
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怡，我一直绕着圈子，因
为有一个重大的秘密，也许这
个秘密你或多或少有隐隐约
约的感觉，我一直守着这个秘
密，为什么？这倒不是为了其

他的一些人和事，在这个世上
能知道这样一个秘密的除了
我以外，还有你亲爱的妈和那
个万恶不赦的李小民。

怡，请你原谅我，当我陈
述出这个秘密时，你可以随意
处置我，打我，骂我，我毫无怨

言，我希望让所有的罪孽让我
一人承担。你知道这个秘密是
什么吗？那就是你妈也是我的
情人，我同时和你以及你妈保
持着性爱关系……

我抬起头，看了看墓碑，除
了一阵风吹来，花朵瑟瑟抖动

外，除了我的脸面稍感到一些
寒意外，没有任何的异常……

追根溯源，在幼小的时
候，我就爱上了你母亲，虽然
这种爱情是极其朦胧的，因
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你的爱
是对你母亲的爱的一种延

续，或者说是美丽的眼神派
生出对你母女的爱。

如果没有认识你，当然如

果没有那双美丽的双眼，那特
有的眼神，或许我们不会再见
面，即使再见面也许不会相
知、相识，显然如果没有结识
你，自然也不会与你母亲重
逢，因为岁月的流逝，早已封
存掉昔日的朦胧的情感，因此

当我得知你是林彩萍的女儿
后，便很想见见你母亲，那时

候我已爱上了你。当我和你发
生了性爱关系后，我更想见见
你母亲，而且是带着忏悔的心
理去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
们家与你外公家是世交，而你
比我岁数小得多，具有传统思
想的我总觉得和你发生性爱

关系是对你家做了一件莫大
的错事。所以我必须请求你母
亲宽恕，并得到她的谅解。谁
知晓当我二十多年后在小木
楼见到你母亲后不敢相认，仓
皇逃遁，但强烈的不安使我第

二次叩开了你家的院门，而
且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展示

出自己的身份。我与你妈在
昏昏然中走到了一起，尽管
我竭力挣扎，但爱已使我们
无法再停止自己的行为。怡，
你能理解吗？

就这样，我在你妈和你间
徘徊、摇摆。周三，你妈属于我

或我属于你妈，周末你属于我
或我属于你。我需要这风格各
异的生活，这才会激起我对美
好生活的充分感受，这才更激
起我的灵感，所以这也使我迟
迟没有对你作出明确的选择，
这并非是我爱不爱你的问题，而

是带了另一份爱情后的爱，我虽
然想摆脱，但无法摆脱，如果不
是我们的事被你妈发现，我可能
至今都不会有明确的选择。

唉，怡，这一切都使我感
到无所适从，在旋涡中无法
主宰自己。

怡，你不该染上网恋，甚
至外出，出入于那种场所。你
不该与李小民来往，给自己
给家庭带来深重的灾难。怡，
你始终没有说出为什么，当
然我也没有问你为什么。这
种隐痛此时此刻也在发作。

好啦，不提啦，错不在你，而
在于我。我那时确实对你关
心不够，是我的错，我的错。

我只觉得两腿无力，在怡
的墓碑前，还有许多事要述说、
倾诉。

怡，现在，我有一个重要的

决定，那就是我要和另一个人
结婚，本来我俩已准备11月
12日去领证的，这个日子是由
我母亲定下的，但是上苍不遂
人愿，我们阴阳相隔，无法再遂
人愿，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不
幸，凭着爱情起誓，我是不会又

不应该和任何人结婚，但是我
又不得不和另一个人结婚。怡，
你知道我要和谁结婚吗？我告
诉你吧，那就是你妈。

BCADEFGH

二十日十三时五十分。

“狗子……凶犯的作案时间，
经调查已初步证实是在昨晚，
也就是在今日凌晨三点四十
分左右。”老王清了清嗓子，
便像照本宣科念材料似的讲
了起来。他努力念得尽量慢一
些，清楚一些：

“现已查明，凶犯为护林
员李狗子。复转军人。甲级一
等残废。现年三十二岁，国家
正式职工。被害人为本村运输
专业户四兄弟孔金龙、孔银

龙、孔钰龙、孔水龙。四人均为
农民。年龄分别为三十四、三
十、二十七、二十三岁。凶犯所
持凶器，为五六式老式步枪。
该枪归护林站所有。属自卫性
武器。
“据初步调查，案发时，

被害人金龙、银龙、钰龙、水
龙，还有另外两名司机，一名

雇工正在家中打麻将。凶犯是
从正门进入被害人家中，行凶
地点是在院中距离家门二十
米处。被害人中有两名即老二
银龙、老四水龙当场死亡，老
三钰龙死在医院，老大金龙重
伤现尚在医院抢救。四人所受

伤害均系子弹射中而造成的。
伤害情况附有医院的伤情报
告单。
“凶犯共携带子弹十发，

现存六发。与射出子弹相符。
在现场查验时，我们发现，凶
犯行凶时，业已身负重伤。这

里附有医院的伤情报告单。据
初步了解，凶犯身上的伤痕，
主要是由以四兄弟为首的部
分村民所致。具体情况将做进
一步调查。
“案情分析：从现场和死

者伤者的情况来看，这似乎应

是一起属报复性的凶杀案件。
案发原因，主要是凶犯在村小
卖部买东西时发生纠纷而引

起的。据了解，凶犯买饮料时，
一方要买，一方不给。由此引

起口角，继而谩骂，最后导致
斗殴。在打斗中，凶犯狗子被
拳、脚、石块、木棍、重器、尖刀
击伤多处，当场昏迷数次。有
几处伤口为深度刺伤和致命
伤，并伴有大量失血。凶犯被
打成重伤后，因无人看护，致

使其独自走出现场，爬回护林
口，取出步枪和子弹，又连夜
爬下山来，进入被害人院中，
将被害人一一击倒。从下午斗
殴到晚上发案，前后总共将近
十三个小时。在此期间，并无

人过问阻拦其事，也无人向有
关部门报案，更无人对凶犯进

行看护，任其恶性发展，终于
导致了这场可以说是人为的
骇人听闻的凶杀大案。
“这一切情况仅仅属于

表面上的情况，据我们初步调
查，这件凶杀案还有着更为深
层的原因。首先，凶犯在这村

子里好像受到了普遍的憎恶
和愤恨，非常孤立。尤其是同
四兄弟的矛盾很深。四兄弟承
包了村里的水井后，似乎就停
止了对凶犯的供水。凶犯狗子
是一名复转军人，二等功臣，
甲级残废，他是一名国家公职

人员。从凶犯的阅历和资历来
看，他不会是因为一时冲动控
制不住恣意行凶杀人。从所有
的现场情况来看，凶犯的行凶
作案似乎是在一种长久的思
考后进行的。据我们分析，凶
犯之所以同村民，尤其是同四

兄弟形成这么大的矛盾和仇
恨，最为主要的原因只可能是
一个，那就是凶犯是个护林
员。凶犯的职责是看守……”
“好了好了，让我来讲两

句好不好？”张书记轻轻地，
但是很果决地打断了老王的
话，用一种很耐心的、不无亲

切而又不无严肃的语气说道，
“我们在办案过程中，能不能
少一些分析和估计，多一些事
实和证据？我觉得我们是在办
案子，不要总是凭空去猜想。
你说不纯粹是报复，那你找出

证据嘛！”
“我看就这样吧。”公安

局长想了好半天，终于这么说
道，“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领
导都讲过了，那就这样办好
了。马上成立一个专案领导小
组，具体由哪些人参加，我看

一会儿同领导商量后再说。至
于别的，我看也没啥了。”
老王只说了一半的案情汇报，
到此就算结束了。

IJFK5

大哥叫益钧，小石是他

后来的名字。二哥叫益钜，二
石也是他后来的名字。我们
家有姊妹四个，我的大姐叫
益珊，二姐叫益璇，我叫益
瑶，都从玉，四妹出生时，母
亲开玩笑说，生孩子生烦了，
就叫玉吧，不另起名字了。

大哥傅小石从小就是个

画画的天才。抗战时期，全家
住在重庆郊外金刚坡，小石在
三圣宫四维小学读书，校长是
著名画家司徒乔的妻子冯伊
湄。冯校长的女儿司徒媛和大
哥年龄相仿，会写儿歌。一
天，冯校长把小石叫到办公

室，要他即兴为司徒媛写的一
本儿歌集作几幅插图。司徒媛
在一旁念诗，大哥一边听一边
画，不到半小时就画好了“芦
荡明月”、“杨柳小鸟”。冯校
长大喜过望，立即将儿歌、插
图交付印刷，取名《浪花》，作

为四维小学的战地课本。书中
司徒媛这样形容大哥：“邻居
有个小朋友，眼睛亮又大……
他爱看书，又爱画画，他天天
来耍，从来不吵架。”

大哥后来考入中央美术
学院版画系，是中央美院的高

材生。1957年“反右”时，院
长江丰被打成“右派”，大哥
被看作江丰一路的人，也被打
成学生“右派”，与江丰一起
被发配到北京郊区的西郊农
场干活。1961年，父亲想了许
多办法，把小石从北京调回南

京，在江苏省国画院继续劳动
改造，去紫金山库房守夜；次
年，大哥摘掉了“右派”帽子。
“文革”开始，大哥这个

“摘帽右派”被拉出来批斗，
发配到干校劳动，再后来上
山下乡，被下放到苏北泗洪

县，一夜之间又莫名其妙地

变成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
命”，判了十年徒刑。

大哥在南京龙潭采石场
服刑时，我去那儿看望了好多

次。他身处逆境，一点儿也不颓
丧，反倒安慰我，夸奖嫂子。他
后来被转到洪泽湖边的一个半
岛上，妹妹经常去探望，送衣送
食。大哥在劳改时期，竟然写了
一本十多万字的关于工艺美术
图案设计的书稿，书名叫《装饰

艺术形式美的研究探讨》。
非常不幸的是，在农场，

大哥坐在装满饲料的马车车

顶上，被路边斜伸出来的刺
槐树枝戳断了左腿，胫骨闭

合性骨折，从此瘸了。
1975年，我开始为大哥

跑保外就医。一个月后，大哥
突然出现在全家人面前，虽
然衣衫褴褛，一副狼狈相，但
精神极好。他回来后，开始了
没骨水墨画的创作，同时也

成了我的老师。他当时用的
名字是傅益钧，所画的水墨
人物，极有南宋梁楷的韵味。

大哥还带我到九华山去
写生。他告诉我，画写生的时
候，千万不要把看到的东西都
收罗进来，首先要把你要画的

主题对象先放进去，然后让周
围的东西都围着它转。这是我
到国画院后第一次画写生就
被别人夸奖的原因。

1932年出生的大哥，
1977年时已整整四十五岁，
这样的年纪，又坐过牢，暂时

也看不到出路，竟然一点点人
生的灰暗感都没有，不能不是
个奇人。1979年，大哥的右派
问题终于得到彻底的平反，但
过度的兴奋却让他发了脑溢
血，被送到离家不远的鼓楼医
院。检查结果出来，医生告诉

我们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希望。
果不其然，第二天大哥就开始
全身抽筋。这时有人提醒，救
命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马上
开刀，而能动这个手术的，南
京只有一位叫侯敬镐的医生。

侯医生帮大哥捡回了一

条命。大哥右肢瘫痪，但顽强
地站了起来，改用左手作画。
他的画是“笔含烟雨”的，他
用自己的笔浇自己心中的块
垒。他的人物画，描绘眼睛鼻
子的一些地方特别精细，能
把水墨画的精神表现得很充

分，这可能得益于家传，也与
他画西洋画出身有关，能抓
住人物本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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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入侵苏联的翌日，我

们离开了柏林。希特勒在随从
人员及参谋部人员的陪同下，
登上了专列，前往位于东普鲁
士拉斯滕堡城附近的乡间司
令部。列车在晚间抵达被希特
勒称为“狼穴”的地方。夜空
繁星闪烁，气候宜人。

木屋做过一些伪装，隐蔽
在森林中，与外界完全隔绝，
以对付可能的空袭。这个地方
不太大，且蚊虫肆虐。希特勒
住的房屋四周有 6座木头和
砖头建筑，有的还用混凝土加
固，但直到 1944年，人们才

决定在这里建造一座真正的
地堡，放置最重要的设施。

第一天晚上和后来的每
天晚上一样，一切都在静谧中
进行。早晨，阳光四射，春光明
丽，前线传来的消息令人振
奋，气氛融洽。希特勒的地堡

只是一间简陋的工作室，包括
卧室、卫生间和一个相对宽敞
的客厅，里面有一张桌子和几
张椅子。鲍曼实际上住在对
面，这位刚刚履新的政权铁腕
人物将个人物品存放在一个
专门为他准备的混凝土建筑

中，离希特勒的住处仅几米之
遥。戈林住得稍远一点，靠近
铁路。希姆莱则让人在更北面
的霍奇瓦尔德修建了一处防
空掩体，需要半个多小时车程
才能到达希特勒的安全区域。

突击队小组的驻地恰好在

德意志保卫部人员的旁边，离
希特勒的木屋还有一段距离，
副官和工作人员在另一个地堡
内。新闻处官员、医生、大使和
速记员晚些时候才到。至于军
方司令部，则在铁围栏的南面，
离这里大约二十来公里。

这里每天进行两次局势
分析。中午，希特勒与参谋部

的第一次会议在地堡进行，凯
特尔和约德尔将军会参加。太

阳落山后，大约在晚上6时喝
完茶，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
议。后来逐步增加了第三次会
议，但这一次的会议很简短，
大概在晚上11时和午夜间举
行，一般持续半小时左右。一
日三餐使“狼穴”里的生活富

有了节奏。午餐一般是在下午
两点左右，晚餐在晚上7点半
左右。对秘书和某些亲信来
说，午夜最后一次会议结束
后，希特勒的最后茶点预示着

一天的结束。在最后的轻松时
刻禁止谈论任何政治或军事话

题。其余时间，司令部人员只要
有空，就会去“赌场”小坐一会
儿，或躺在太阳下面瞎侃。

对我来说，最初几周似乎

成了休养期。电话总机由国防
军负责，也不用跑步送文件。如
果需要，我们便守护着希特勒，
但要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来
访者常常由德意志保卫部人员
陪同，而且，会见很少准时。前
来造访希特勒的客人常常要等

几分钟，甚至出现过客人坐着
车子在森林或附近乡间兜上一
圈来打发时间的事情。

我们常常瞅准这类机会，
三三两两地到附近一个名为
“莫伊湖”的水潭里洗个澡。

“狼穴”是一个转折点。实

际上，希特勒在此停驻的时间
超过5个月。当德军在苏联领
土上快速推进时，人们很快意
识到，最终的胜利并非指日可
待。更糟的是，前线传来的消息
越来越坏，形势急转直下。盛夏
过后不久，我们已经能够感到这

类变化。最高军事指挥部的紧张
气氛仍局限于希特勒召开会议
的大厅里，只有他的高级官员参
加那些会议，我们不在此列。

我只了解作为战争领袖的
希特勒。只是对红军发动进攻
后，他的日常生活才完全受军

事活动的支配。希特勒的会议
和会晤的节奏日益加速，剩下
的有限时光，他更多地隐藏在
自己的房间里或办公室内。在
后来的日子里，他的日常生活
越来越神秘，包括露面和出行
都受到严格限制，尽可能减少，

这种情况在希特勒第一次去东
普鲁士司令部时还不明显。晚
上和他一起吃饭的人渐次减
少，后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
刻，他独自用餐或只和某位女
秘书共餐的情况并不鲜见。


